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荆州“息壤”传说的文化解读

李义芳

(长江大学 文学院,湖北 荆州434023)

  摘 要:荆州有丰富的“息壤”传说资料。“息壤”传说反映了民俗信仰生成、演化的轨迹。看似

荒诞的传说实际上是民俗宗教的一种表现形式,体现了古人的宇宙观和对他们对自然界的认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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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鲧禹治水神话是中国式的创世神话,“息壤”是
鲧禹创世的原始材料。荆州地区至今仍流传着大禹

治水和“息壤”的传说,据说它还与沙市和荆州地名

的来源有关。传说大禹治水,来到荆沙地区,将息壤

投在了沙市的龙门河口和荆山之侧,这里逐渐形成

陆地,开始有人类繁衍生息。①对传说中鲧禹治水所

用的“息壤”,学界从神话学、历史学、民俗学、地质学

和生物学等多种角度作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。② 其

中周延良在《鲧禹治水与息壤的原始文化基型》一文

中认为,“息壤”神话的原型是原始“活土”观念,从
“活土”到“息壤”经历了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变体过

程。③那么,活土观念演变为祭拜替代符号“息壤”
后,又是以何种形式传承的? 它又是如何作为神性

偶像进入宗教殿堂的? 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

上,以荆州“息壤”传说作为研究对象,对“息壤”传说

的文献进行梳理,通过分析文献作者的身份及社会

背景、文本故事的结构及涵义,试图探究传说背后隐

藏的宗教世界观。

  一、荆州“息壤”的民间传说

荆州“息壤”传说由来已久。根据《山海经》《淮
南子》等记载,“息壤”乃鲧禹治水所用之物。传说鲧

禹父子用来治水的“息壤”散落在湖北、湖南、安徽和

四川等地。[1](P206)湖南永州的息壤,因唐柳宗元作

《永州龙兴寺息壤记》而闻名。安徽徐县的“息壤”出
自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郭璞注:“汉元帝时,临淮徐县

地泳长五六里,高二丈,即‘息壤’之类也。”笔者在文

中重点探究湖北荆州的“息壤”传说。荆州“息壤”传
说始于何时,无从考证。目前有据可查的较早的文

献是《溟洪录》,记载如下:
江陵府南门有息壤焉。唐元和中,裴宙牧

荆,掘地得石,状与江陵城同,径六尺六寸,徙弃

之。时阴雨弥旬不止。有道士欧阳献云:若作

一室瘗之,雨当止,宙惊曰:前日弃藩篱下者,是
也,如献言而霁。[2](P1221)

《溟洪录》是前宋志怪小说集,作者不详,所记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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壤故事发生在唐元和中期,即晚唐时,息壤为“状与

江陵城同”之石,即江陵城的模型,具有止水之神性。
北宋初年李昉等撰《太平广记》转录《玉堂闲话》

佚文云:
江陵南门之外、雍门之内东垣下有小瓦堂

室一所,高尺许,具体而微。询其州人,曰:此息

壤也。鞫其由,曰:数百年前,此处忽为洪涛所

漫,未没者二三版。州郡惶惧不知所为。忽有

人白之曰:州之郊墅间有一书生,博读甚广,才

智出人,请召询之。及召问之,云:此是息壤之

地,在于南门。仆渎息壤记云;禹湮洪水,兹有

海眼,泛之无恒。禹乃镌石造龙之宫室,窴于穴

中,以塞其水脉。后闻版筑此,毁其旧制,是以

有此怀襄之患。请掘而求之。果于东垣之下掘

数尺,得石宫室,皆巳毁损。制帅于是重葺,以

厚壤培之,其洪水乃绝。今于其上又起屋宇,志
其处所。旋以息壤记,验之不谬。[2](P1221)

《玉堂闲话》的作者是唐末五代时文人、官员王

仁裕,其中作品大都散佚,因被《太平广记》所收录而

行世。文中所记与《溟洪录》有所不同。知晓“息壤”
之处的人由“道士”变为“书生”。作为“息壤”符号的

“石宫室”已遭“毁损”,需要“重葺”“以厚壤培之”,其
止水功能才得以恢复,说明息壤祠已废弃很久。废

弃的原因不明,可能是修筑荆州城时被毁坏,抑或是

久未遇水旱灾害,息壤逐渐被人遗忘。文中提到了

“甕门”,孔自来《江陵志余》“甕门”条云:“外栅南门

也。……今无此门,而息壤之迹亦在西垣。古今郭

门迁改不常也。”说明在城墙之外又建有栅城,即荆

州城有罗城和子城,息壤的相对位置发生了变化,这
从侧面证明修筑城墙对息壤造成了毁坏。相对于

《溟洪录》的记载而言,《太平广记》中的息壤外形和

大小都发生了变化,即变矮变小了。但息壤镇水脉、
止洪患的神性与前说一致。

北宋除了《太平广记》收录《玉堂闲话》之息壤篇

外,苏轼、苏辙兄弟均作《息壤诗》以记之。其中苏轼

诗序云:
今荆州南门外有状若屋宇陷入地中而犹见

其脊者,旁有石,记云:不可犯。畚锸所及,辄复

如故。又颇以致雷雨,岁大旱,屡发有应。予感

之,乃为作诗。[3](P54~55)

此序中记载息壤的位置和形状与《太平广记》所
记一致,即“南门外”,但此时息壤位于地下,且旁边

多出一块石碑,上书“不可犯”三个字。息壤具有自

我还原的神性,而且增加了导致“雷雨”的止旱功能。

南宋记载“息壤”传说的文献比较多,有史学家

罗泌著《路史》及其子罗苹作《路史注》,孝宗时人编

纂的类书《锦绣万花谷》,李石撰《续博物志》,张世南

撰《游宦纪闻》,范成大撰《吴船录》等。其中,除《路
史》和《路史注》所记内容有所增补外,其余书籍和

《溟洪录》所记大同小异。《路史》成书于南宋乾道年

间,记述自三皇五帝至东汉末年之事,作者出身“史
学世家”,以擅长治史闻名于世。他这样记“息壤”:
“息生之土长而不穷,故有息石”[2](P1220);“江陵之壤

锁城镇水旱。昔高从诲镇渚官,出经其处,问书记孙

光宪。对以伯禹治水,自岷至荆,定彼泉原之穴,虑
万世下或有泛滥,爰以石屋镇之。本之《溟洪录》裴
相欧献之事也。王子融修臧丙之事,雷雨骤集,爰屋

而记之,贻救甾者焉”[2](P1222)。
对此,其子罗苹注曰:

庆历甲申,尚书郎王子融莅渚宫,自春不

雨,遍走群祀。五月壬申,与郡僚及此,以今地

无复隆起,而石屋檐且露,请掘取验,虽致水珍,
亦足为快。因具畚锸置土数百担,以俟从事。
旦从事,是夕雷雨大至,远近沾洽,亟以馨俎荐

答。医博士张若水者,年逾七十,因言儿时见臧

大谏丙,尝以久旱,发之数尺,巨石如屋,四面为

柱为牖,其南隐出门闼之象,百夫莫动,乃縻以

巨索,率水兕二百踏出之,大雨而止,未及穷其

石城者,因覆以屋,后更加敝累坛绘为风雷佛之

像,陈尧佐易以龙神。皇祐二年,子融致仕,始

为记,俾漕吕刻石置之。[2](P1222)

罗泌称“息壤”为“江陵之壤”,具有“锁城镇水

旱”之功能,是当年伯禹为镇“泉原之穴”留下的。其

子罗苹举“庆历甲申”即宋仁宗四年(1044)之事予以

证明,说当年江陵大旱,掘息壤导致“雷雨大至”,验
证了息壤镇旱功能,且对息壤的描述更为具体,“巨
石如屋,四面为柱为牖,其南隐出门闼之象,百夫莫

动”,需二百头水牛才能拉动,可见息壤之大之重。
且“息壤”已经由过去的“石屋”演化为“风雷佛之像”
或“龙神”。《游宦纪闻》云:“江陵城内有法济院,今
俗乎为地角寺,乃昔息壤祠。”可知南宋嘉定年间,息
壤祠已变为法济院(或地角寺)。

元朝没有相关记载。明代有雷思霈《荆州方舆

书》、孙能传《益智编》(下)、谢肇淛《五杂俎》,以及清

初王士祯《香祖笔记》、钮琇《觚剩》、孔自来《江陵志

余》等对息壤有相似记载。其中《荆州方舆书》几乎

只是对宋以前的记载进行了综述,唯一不同的是指

出了当时息壤遗址已被世人遗忘,直到万历壬午年

·14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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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582)在修筑南门城墙时,人们才重新发现息壤,并
在上面建筑了息壤祠。《香祖笔记》的记载有些新

意:“荆州南门有息壤,其来旧矣,上有石记云:‘犯之

颇致雷雨。’康熙元年,荆州大旱,州人请掘息壤出南

门外堤上。掘不数尺,有状若屋,而露其脊者。再下

尺许,启屋而入,见一物正方,上锐下广,非土非木,
亦非金石,有文如古篆,土人云:‘即息壤也。’急掩

之。其夜大雨,历四十余日,江水泛溢,决万城堤,几
坏城。”[4](P61)根据王士祯的记载,“息壤”位置发生了

变化,不是在子城瓮门内,而是位于南门外堤上,而
且第一次把“息壤”和护城堤联系起来。“息壤”形状

也发生了变化,为一正方形物体,结构很奇特,质地

“非土非木非石”,石记上的内容是“犯之颇致雷雨”,
没有提及其镇旱功能。

上引记载“息壤”传说的文献可以分为两类。一

是志怪杂事小说或笔记体小说,对“息壤”以寓言或

传奇故事的形式加以记载,看似荒诞怪异,写作目的

带有明显的娱乐性。另一类是地理类图书,作者把

“息壤”传说当作历史来书写,所记时间、地点及人物

都是真实的。两类文献对“息壤”传说记载虽有差

异,但共同点也非常明显。他们都认为传说内容是

真实的,“息壤”具有止水镇旱的神性,位于江陵(或
荆州)城南门。

对“息壤”的神性,古人早已提出质疑。如唐代

柳宗元对永州息壤致人死的说法给予了理性的分

析:“南方多疫,劳者先死,則彼持锸者,其死于劳且

疫也。土乌能神?”可后世为什么还深信不疑,且代

代传诵? 传说背后究竟反映了怎样的历史真实? 围

绕这一问题,笔者进行了探讨。

  二、“息壤”传说与民俗信仰

“传说是一种将确信为过去发生的事情与具体

的事物联系起来进行讲述的故事形式,这些故事在

传承中间被确信为是真实的。因此,传说与平民的

信仰、对自然的认识、对历史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

系。”[5](P99)鲧禹治水和“息壤”传说与楚人的山石信

仰联系密切,两者融合并逐渐演化为民俗信仰。这

种信仰以人们看不见的宗教形式存在,起源于原始

信仰,创立式宗教(佛、道等)的教义、礼仪融入其中,
在社会生活中被人们运用。

古人认为“土精为石”,故“息壤”别称息土、息
石。在荆州的传说中,“息壤”均为石状,名义上是

“息壤”,实际是息石。息石是楚人对山石崇拜的演

化。“对山的崇拜往往和对石的崇拜相联系。首先

是人们敬奉那些奇异的巨大的山岩之石。以后随着

人们利用和制造石器,或从石块中取火、取金属,对
石的崇拜逐渐加深,以至于把巨大的岩石雕制成神

佛偶像加以膜拜,形成了对于石神、石像崇拜的演

化。”[6](P44)徐文武认为,楚人有山川神灵信仰,且山

神与水神合一。[7](P215~218)楚人山川崇拜的核心内容

是祭祀和祈祷,以祭祀来祈祷风调雨顺,国泰民安。
楚人祭祀山川神灵最常用的祭法是“瘞”,即把祭祀

山神的祭品深埋。《左传·昭公十三年》载,楚共王

为选王位继承人,“乃大有事于群望,而祈曰:‘请神

择于五人者,使主社稷。’乃遍以璧见于群望,曰:‘当
璧而拜者,神所立也,谁敢违之。’于是将玉璧埋于大

室之庭,使五人齐,而长入拜”[8](P311)。这里祭拜山

神的祭品是玉石,以祭拜掩玉祈求神灵帮助确立

嗣子。
湖北江陵凤凰山八号汉墓出土了一件漆盾、一

笥泥土(“遣策”上记为“溥土”)。李家浩认为,这件

以龟腹甲为外形、上绘治水神人禹、契神像的漆盾是

一件镇水神器,“溥土”即“敷土”,也就是禹治水用的

息土(或息壤),“该墓把‘溥土’与绘有禹、契神像的

龟盾同置于椁室之内,显然其用意是镇治水,或者是

防御水的了”[9](P65)。可见,楚人很早即以息壤镇洪

水。传说荆州地方遇到久旱不雨或霖雨不止时,以
祭祀“息壤”来镇旱止水,是楚人巫术的延续。传说

从禹开始,祭祀“息壤”的方式即为“镌石造龙之宫

室,窴于穴中,以塞其水脉”(《玉堂闲话》)。之后或

“作一室瘗之,雨当止”(《溟洪录》),或“从道士欧阳

献之谋,复埋之,祭以酒脯,而水止”,或者“从之,既
瘗。祭之,夕复隆起”(《路史注》)。与楚人祭祀山神

的“瘗”法相同。《吴船录》《路史注》和《觚剩》分别记

述唐元和中年、宋庆历甲申年和康熙乙丑年因掘息

壤致大雨不止之事。起初,地方官员没有主动祭祀

“息壤”的意识,只是在遇到灾情无法解决时,在身边

人提议下才去祭拜“息壤”,而且祭拜仪式非常简单,
以至于文献都没有详细记载,仅用“祭以酒脯”“祭
之”等寥寥数语一笔带过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人们对

“息壤”的认识越来越清晰,从过去不得已而为之变

为重视“息壤”神性,并以一定仪式来祭拜。根据《玉
堂闲话》的记载,“息壤”位于南门外的一所“小瓦堂

室”之下,没有任何标志,作者向当地人打听,才得知

此处为“息壤”所在之地。到了南宋初期,因为遭遇

旱情,“则郡守设祭掘之”,庆历甲申(1044)因掘动息

壤而解旱情,则“亟以馨俎荐答”,“后更加敝累坛绘

为风雷佛之像,陈尧佐易以龙神”。此即为一种有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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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的祭祀活动,实现了“息壤”祭拜与佛道宗教的融

合。明万历中期在南纪门外古息壤地建禹王宫。
“乾隆五十七年,知县杨玠监修。光绪元年,文蔚捐

建享殿,接砌石台。”[10(P684)殿内“奉大禹像”,成为地

方文武官员“春秋祀事”和游客参拜的场所。这一过

程完成了从民间传说到民俗信仰的演化,也就是从

口头叙事发展为行为模式,从表层语言演化为深层

民俗心理。
民俗宗教虽然不像创制宗教有明确的创始人,

但也离不开人为因素的影响。“从传说到信仰的过

程,是口头叙事影响人们行为,口承文学积淀为民俗

心理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,除了传说独特魅力以

外,还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,诸如宗教、国家等人为

政治的干预。因此,从传说到信仰的文化运动既有

民众不自觉的创作,又有上层文化精英的有目的的

改造。”[11](P14)“息壤”信仰也是如此。前述“息壤”传
说的作者都受过良好教育,大部分都是进士出身,在
政府为官,是上层社会精英。《太平广记》主编李昉

甚至三入翰林,两拜宰辅,《宋史》专门为他立传。
《太平广记》是奉宋太宗之命编撰而成,代表官方意

志。如果没有《太平广记》对《玉堂闲话》中的很多佚

文予以收录,“息壤”传说恐怕就会失传。前面已经

提到,在所有记述“息壤”传说的文献中,有一类是志

怪小说,他们记述“息壤”传说的目的或许是娱乐,但
他们对“息壤”的神性是确信的,尤其是到了南宋罗

泌写《路史》时,“他对《山海经》所记的‘洪水滔天,鲧
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’的‘息壤’又信为实有,在《余
论十·息壤》里举出多种例证以证成之……这无疑

便相 信 了 ‘鲧 窃 息 壤’那 段 神 话 是 真 有 其

事”[12](P350)。他儿子罗苹在给《路史》作注时,更是

对“息壤”传说深信不疑,并举“庆历甲申尚书郎王子

融莅渚宫”事例和“医博士张若水”的讲述予以证实。
一代又一代文人对“息壤”传说的记述和演绎,使“息
壤”传说得以传承,并深入人心转化为信仰。

通过以上分析,我们发现,传说背后保留了早期

的山川崇拜,再现了人们在遇到严重灾情时寻求“息
壤”保护的情节。没有早期信仰就没有传说的产生,
没有原始信仰退化为民俗信仰的维系,传说也就不

能发展。虽然古老的山川信仰在慢慢消退,但民俗

信仰却继续维系着民间传说的传承和发展。“息壤”
传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俗信仰生成、演化的轨

迹,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,当人在灾难面前无

能为力时,人们便寄希望于超自然的神的帮助,于是

形成原始信仰,随着原始信仰不断传奇化、模式化和

人格化,叙事传说便诞生了。“从信仰到传说的过程

复杂而漫长,但是信仰的人格化则是信仰民俗发展

为传说的关键。”[11](P12)从活土到“息壤”再到风雷

神、大禹像,正是信仰人格化的过程,也是传说产生

和发展的内在动力。

  三、“息壤”信仰的宗教世界观

神话中的“息壤”是一个抽象的概念,但荆州传

说已将“息壤”具体化为具有地域特色的形象,即与

荆州城形制相同的“石城”。《游宦纪闻》引《溟洪录》
云:“唐元和中,裴宙牧荆州,掘之深六尺,得石城,与
江陵城同制,中径六尺八寸。”《太平广记》记其在“江
陵南门之外,甕门之内,东垣下有小瓦堂室一所,高
尺许,具体而微。……果于东垣之下,掘数尺,得石

宫室,皆已毁损”。《锦绣万花谷》中记载:“江陵南门

外甕门内东垣下有小瓦堂室一所,高三尺许。”《五杂

俎》记载:“康熙元年,荆州大旱,州人请掘息壤出南

门外堤上。掘不数尺,有状若屋,而露其脊者。再下

尺许,启屋而入,见一物正方,上锐下广,非土非木,
亦非金石,有文如古篆,土人云:‘即息壤也。’”《荆州

方舆书》也记有“后人掘地得石,其状与江陵城同”。
袁宏道《荆州修复北城记》引《溟洪录》和苏轼有关息

壤记载时,没有提及南门外有息壤,把息壤直接表达

为“石室”,系唐代元和间荆州裴宙所掩埋,是对江陵

城的“规度”:“唐元和(笔者注:“和”,原文为相,误)
中裴宙(笔者注:“宙”,原文为宇,误)瘞石室,后人掘

得,其状与江陵城同。而苏子瞻亦言,江陵南门外,
有石状若宇,陷于地中而犹见其脊。近世缮南城,乃
得之,故识者谓此城规度,似有所受。更阅时代,未
敢则增减。”[13](P44~45)

“息壤”信仰背后潜藏的是古人的宇宙观,是对

自然界天地河湖形成的一种认识。神话中的“息壤”
本是原始土壤,最终生成大地,因此在后世,“息壤”
又被认同于大地本身,并被依据天圆地方的宇宙观

念将其改造为方形之物。屈原《天问》中将“圆则九

重”与“地方九则”相对应,可见战国时传承着天圆地

方的传说。后来“息壤”就已成为微缩的大地模

型。[14](P74)建筑史学家和宗教学家认为,人类早期的

城市布局和房屋结构,均是模仿想象中的宇宙,反映

了当时人们的世界观,具有宇宙论的性质。因为息

壤具有治水功能,所以古代人便在建筑物下瘗埋或

建息壤祠,供奉城关之象的石制息壤模型,以镇洪

止雨。
以“息壤”镇水脉,这反映了古人对荆州城东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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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势低、濒临长江的地理特点的认识和对陆地、高山

和湖泊形成的一种认识。“江陵城地东南倾,故缘以

金堤,自灵溪始。桓温令陈遵造,遵善丁防工,使人

打鼓,远 听 之,知 地 势 高 下,依 傍 创 筑,略 无 差

矣。”[15](P2863~2864)江陵城西北、东北和北部分布着龙

山、八岭山、纪山、马山、东山、西山、岳山等,城外和

城内水系均由东南方向入江。从风水学的角度看,
古城南门附近有泄露地气之虞。因此,这里不仅有

“息壤”,而且很早就修筑了护城堤。东晋永和年间

(345~356),桓温督荆州军事、任荆州刺史期间,令
部下陈遵修筑了金堤。南朝宋盛弘之《荆州记》中有

“缘城堤边,悉植细柳”的描述,表明金堤绕江陵城而

筑,且距城不远。护城堤具有和“息壤”同样的抵御

水患的功能。《晋书·殷仲堪传》记:太元十七年

(392),“蜀水大出,漂浮江陵数千家。以堤防不严,
降号为宁远将军”。殷仲堪因为护堤不力,大水破堤

灌城,江陵数千家惨遭水害,他本人也被“降号”处
罚。南宋乾道四年(1168)江陵城再遇大水,“水溢数

丈,既坏吾堤,又啮吾城,昼夜洞,如叠万鼓”。金堤

遭到毁坏,“汇为深渊,不可复筑”,于是五代荆南知

府张孝祥“亲督吏士别筑堤城”,是为寸金堤。《香祖

笔记》记“息壤”在“南门外堤上”,说明“息壤”与护城

堤功能合二为一了。
“息壤”传说中提到了“海眼”和“水脉”。对此,

黄芝岗先生早有研究,他认为“地脉”是中国人对于

大地的一种奇特解释:“洞庭地穴也,在长沙巴陵。
今吴县南太湖中有包山,下有洞庭穴,潜行水底,云
无所不通,号曰‘地脉’。”(《山海经》郭璞注)在古人

的想象里,“地脉像冰块一样,是浮在洪水上的;大的

冰块是‘浮州’,小的冰块是‘浮山’。‘浮山’在洪水

里会随水消长,……整块的大地有时会因洪水沦为

湖泽”[16](P141)。这里的“海眼”实际是现代地质学上

的“管涌”。《地质辞典》中记载:“管涌又称潜蚀,指
地下水在土层中的渗滤侵蚀作用。这是由于在某些

士层,存在可以使溶解的物质或颗粒状物质通过的

细小洞穴、管道等缘故。特别是在产生渗漏的坝基

下,地下水沿小洞穴、管道等渗流,并带走坝基的土

壤物质,危及坝体安全。”地面上的漏眼,“镇海眼”便

是使用东西将漏眼塞住。古代江陵有“八角井”:“井
下有海眼通江,观泉水之增减,识江流之消长,后人

作石塔镇之。”[17](P143)江陵古城南门外有“海眼”,故
“禹乃镌石,造龙之宫室,置于穴中,以塞其水脉”。
后来荆江河道变迁,主泓道远离荆州城门,即“海眼”
南移,于是五代荆南知府张孝祥废弃“金堤”,“别筑”
寸金堤。这从侧面解释了南宋和明清时期“息壤”传
说盛行的原因:一方面荆州城周围的地理环境发生

了变化,荆江一改过去散漫状态,形成主泓道,海眼

位置发生变化;另一方面因为人口增长,垸堤增筑,
造成荆江水流不畅,水患严重而频繁。于是人们开

始寻求宗教的保护,试图依靠宗教来解决挫折和

苦难。
总之,荆州“息壤”传说看似荒诞离奇,其实它传

承的是原始山川信仰,并进一步演化为民众的“息
壤”信仰,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并发挥作用。
“息壤”传说依托“息壤”信仰而存在,“息壤”信仰沉

淀到人们的生活当中,更多的是历史表达功能和文

学愉悦特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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